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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鬼神俗信及审美倾向
李　莉,胡艳芳

(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,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)

[摘　要]２０世纪上半叶,大量涉及鬼魂信仰和神灵崇拜的民风习俗成为小说的审美对象.部分作品表现了这一

古老民间信仰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,探索鬼神俗信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,展示其迷人的丰富性;在现代科

学文明和启蒙话语的视阈下,多数作品讲述了一个个“无鬼”“破神”“祛魅”的故事,“鬼”“神”被褪去了神秘外衣和

浪漫气息,成为“国民性”或“民族劣根性”的代名词,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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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鬼神信仰独特的神秘色彩及其对传统社会人生

的广泛渗透和影响,使之与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

系.自古代神话、诸子散文、汉赋、唐传奇、宋元话

本,到元杂剧、明清小说,到处可见神灵鬼魅的身影.

２０世纪上半叶,随着新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广泛关

注,大量涉及鬼神信仰的民风习俗走进作家视野,成
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.受文化观点和审美趣

味的影响,现代作家对鬼神俗信表现出不同的审美

态度,赋予现代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风貌.

１　现代小说中的鬼神俗信

传统社会中,普通民众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,在
阴间继续活动,甚至以种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并影响

人事,由此产生了众多的民风习俗.鲁迅的«祝福»、
艾芜的«端阳节»、台静农的«红灯»等作品涉及年终

“祝福”、端午驱鬼、中元祭祀等众多鬼魂俗信.«祝
福»以“祝福”为背景展开叙事.“祝福”是一种绍兴

岁时习俗.绍兴人俗信,除夕之夜众鬼游荡,人们可

放鞭炮避之,不过,若遇死人等不吉之事,便以为会

带来晦气与厄运.祥林嫂本是再醮的寡妇,又偏偏

死在“祝福”之时,令鲁四老爷十分不快:“不早不迟,
偏偏要在这时候,———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!”[１].
«端阳节»描写的是“赶韩林”风俗.传说韩林是鬼

王,常出没于端阳节,把他赶走,小鬼就不易附身了.
由于财主告密,革命者被杀,担心革命者的鬼魂报

复,财主于端阳节发起了“赶韩林”活动,现世的血泪

夹杂在民俗叙事之中,揭示了普通民众对冥界的恐

惧.阴历的七月半为中元节,亦称“阴节”“冥节”,
«呼兰河传»(萧红)等作品均有涉及,相关习俗在«红
灯»中有较完整的表现.得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,
生活困窘,忍饥挨饿,终因无钱买柴铤而走险,被杀

头示众.母亲借钱买纸,粘了几件长衫烧给得银,偿
还他生前穿上长衫的心愿,又用箔纸叠成金锭、银
锭,悄悄送到道士们为鬼魂而设的寒林,然后,糊好

红灯放在河中,为亡灵超度.
鬼魂信仰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意识深处,影响人

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模式,导致“冥婚”“抱牌成婚”
等种种特殊婚俗的产生,也直接制约“再醮”寡妇的

命运.２０世纪上半叶,受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

思想的影响,知识分子格外关注传统鬼信仰对性伦

文化的渗透与制约.«菊英的出嫁»(鲁彦)讲述的是

浙东“慰灵”的古旧民俗———冥婚.菊英八岁夭折,
十年后,菊英娘为“成年”的女儿认真挑选一门亲事,
办的嫁妆甚至比一般人家正常嫁女还要好.吴组

缃、施蜇存分别以“二姑姑”(«菉竹山房»)和婵阿姨

(«春阳»)在未婚夫离世后抱灵牌成婚的人生故事,
表现“抱牌成婚”这一特异婚俗.按照传统俗信,“亡
夫为寡,其夫之魂魄常随妇身”“寡妇名孤矜,又称鬼

婆”[２],寡妇再嫁,便是双重不节不烈,寡妇及其家人

均被视为“不祥”,“倍受社会非议”[３].通过祥林嫂、
翠姨(萧红«小城三月»)等女性的悲惨命运,现代小

说生动演绎传统鬼魂观念及其对社会人生的巨大威

力.翠姨秀外慧中,美丽温婉,爱上了在哈尔滨求学

的青年才俊,只因是再醮寡妇的女儿,只能由家人婚



配给乡下的陌生男子,纵有千般委屈和不甘,也不敢

表露只言片语.
与鬼魂信仰同样普遍的,是神灵崇拜,即相信神

灵的存在,相信神对于人世至高无上、不可质疑的权

威.传统社会,无论身份、年龄、性别,神灵崇拜是人

们共同的信仰,各种乞神、拜神、祭神的活动和仪式

也因此充斥于现代小说叙事.陈炜谟的«夜»中,鬼
神信仰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,灶神之外,猪圈

和茅房也由神灵主管,祷告神灵“颁灵”,是最常见的

信仰习俗.同样,鲁迅笔下的吉光屯完全受制于由

社老爷、瘟将军和王灵官组成的冥权世界,那盏在庙

里燃烧了数千年的灯“就像众神的眼睛”一样注视着

吉光屯,并给它带来吉祥,“人们相信那盏灯一旦熄

灭,众神就会离去”,灾难也将随之降临[４].呼兰小

城,人们为排解心中悲苦,求助“神仙”保佑,因此有

了唱秧歌、野台子戏、娘娘庙会等精神上的“盛举”.
在明达婆婆(王鲁彦«河边»)、老通宝(茅盾«春蚕»)、
云普叔(叶紫«丰收»)等生活的宗法制社会,土地庙

是遍布四周的庙堂神祗,其次是城隍庙、供人们求子

的观音庙、大仙庙和关帝庙.明达婆婆病体奄奄,不
愿进城住医院,而是冒着春雨到“灵验”的关帝庙求

神.老通宝“素来只崇拜两件事,一是菩萨,一是健

康,他深切地相信,没有菩萨保佑,任凭你怎样刁钻

古怪,弄来的钱财到底是不‘作肉’的.”[５]这里所谓

的菩萨就是“财神”,每逢朔日、望日,老通宝便到“财
神堂”磕头,几十年如一日.久旱无雨,云普叔们则

虔诚地扛着万民伞,抬着“关帝爷爷”乞雨.求雨是

民间常见的仪式,在中国北方流行甚广,尤以山西为

盛,人们采用各种办法求助于神灵,或以牲畜供献,
或以人祷,或抬着神位、神像游乡展示.在沈从文创

作的湘西世界中,神、鬼的身影更是随处可见,无论

是天旱祈雨、生病求医,还是断案定罪、出兵打仗,无
一不祈求神灵的旨意(«风子􀅰神之再现»«神巫之

爱»).«哨兵»等作品甚至仿照鬼故事的惯例,刻画

出种种恐怖的物象,暗影、罡风和猫叫都被哨兵臆想

为鬼怪作祟.

２　审美倾向

鬼神信仰是传统社会人们在精神上赖以寄托的

民间信仰之一,鬼神祭祀中暗寓民众的情感和愿望,
人们或以此寄托对故人的思念,或传达改变现实的

期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.自«诗经»«离骚»始,鬼魂

信仰、神灵崇拜一直深受传统文学的关注,其中相当

一部分以文学独特的方式参与鬼神信仰的建构,表
现了这一民间俗信与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的关联.
现代小说传承了这一文学传统,部分作家作品积极

地探索鬼神俗信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,展现

民俗叙事独特的神奇色彩.«红灯»«菊英的出嫁»
«风子􀅰神之再现»«神巫之爱»等作品中,亡灵并无

狰狞之相,神的面貌亦多庄严静默,以鬼神为标志的

民风古俗中闪烁着善与美的灵光.当得银妈终于完

成儿子所有的“遗愿”,如愿以偿地将红灯放入河中

时,她“看见了得银是得了超度,穿了大褂,很美丽

的,被红灯引着,慢慢地随着红灯远了!”[６]这一凄凉

而美丽的想象使她得到莫大的精神慰藉,“痛楚”而
又“欢欣”.菊英的母亲痛失幼女,给女儿操办冥婚

竟丝毫不逊于任何一庄婚事.从选亲、择日,到对嫁

妆和仪仗队的挑选,无一不细致入微,令人不得不在

慨叹感人至深的母爱的同时,感悟古朴民俗迷人的

丰富性.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通过大量鬼神俗信

再现了古朴自然的人情人性和优美健康的人生形

式.作者截取流传民间的奇闻异事剪辑成篇,描绘

传统湘西社会人神相欢、天人合一的奇妙境界.在

那些民俗活动中,神鬼虽美丑、善恶不一,却无不赋

以人性,神的仪式亦多与人的庆典融为一体,人、鬼、
神、大自然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,赋予作品绮丽

绚烂的浪漫主义色彩.
早在春秋时期,就出现了质疑、批判鬼神信仰的

学者.他们认为,人的吉凶祸福由人所生,而非鬼神

作祟,“鬼神非人实亲,惟德是依”(«左传»).晚清以

降,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,掀起了一股破除鬼神迷信

的思潮,在大多数现代作家笔下,鬼神俗信褪去了神

秘外衣和浪漫气息,遭受“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

战.”[７],相关叙事成为现代小说启蒙话语的重要组

成部分.
首先,出现了一个个“无鬼”“破神”“祛魅”的故

事.小说大多以独特的叙事视角拆穿原始俗信背后

的种种把戏.陈姨太为高老太爷请神汉下神,遭到

了觉慧的强烈反对(巴金«家»).吉光屯出现一个被

众人认定为“疯子”的叛逆者,随父祭祀众神,却“识
破”了古老的骗局,要吹灭那盏灯.«活鬼»(鲁彦)则
以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的视角,暴露“拜请丁天师”
等民俗活动的真实面目.自从娶了大媳妇,荷生家

里时常闹“鬼”.咸亲自称善于捉鬼,被荷生请到家

里.荷生睡熟后,咸亲悄悄与荷生嫂同床,且故意弄

出些声响,吓唬荷生.得知桐油可以辟邪,荷生便主

张点着桐油灯睡觉,并拜请丁天师,咸亲不得已离

去,荷生家的鬼也似消失.一天晚上,油尽灯熄,屋
顶又有异样的声音响起,荷生看到窗外的黑影,持猎

枪打了过去,听到一阵远去的足音,此后,荷生再也

找不到咸亲的身影.作品读来似乎是一个闹剧,却
于闹鬼、驱鬼之间解构了所谓的“鬼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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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,鬼神被舍弃了原始色彩,成为“国民

性”或“民族劣根性”的代名词.«春蚕»«丰收»等作

品于厚重的地域俗信之中揭示蒙昧的思维方式,以
及人们普遍愚昧、麻木、落后的精神状态.老通宝、
云普叔、阿芝婆媳、明达婆婆等人一生谨守神明,却
遭受无穷的灾祸,甚至丰收成灾.«祝福»«长明灯»
«呼兰河传»«小城三月»则通过祥林嫂、翠姨等人的

悲剧人生,揭示鬼神俗信对于正常人情人性的扭曲

与扼杀,暴露原始思维蒙蔽下的民间信仰的残酷与

罪孽.在现世人生中失去了一切的祥林嫂将心灵的

慰藉寄托于阴间,那里有她死去的儿子和丈夫.然

而,柳妈告诉她:“你将来到阴世去,那两个死鬼的男

人还要争,你给了谁好呢? 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

来,分给他们”[８].死后的恐怖与诱惑撕裂她的灵

魂,最后在鲁镇“祝福”的鞭炮声中悲惨地死去.同

样,翠姨在再醮寡妇的女儿的阴影中抑郁而终,只留

下一声长叹:“我的命,是不会好的”.现代理性意识

和科学精神的烛照下,传统鬼魂信仰和神灵崇拜在

部分现代作家笔下显示出灰暗、恐怖的面影,承载着

“吃人”的文化基因,小说因此呈现出鲜明的批判意

识和反思色彩.

３　结束语

鬼神信仰是人类原始思维的遗迹,是人类文明

的化石,古往今来,也一直是文学重要的审美对象.

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上半叶,中国社会虽然面临从

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转型,以“鬼神崇拜”为代表的原

始信仰在民间依然十分盛行,尤其是在乡土社会,存
在一个丰富多彩的“民俗—鬼神”世界,也因此受到

文学的青睐,为现代小说增添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

彩和民族气息,丰富了文学的审美风貌.受现代科

学精神和理性意识的影响,现代小说中的鬼神叙事

更多地被纳入启蒙话语,成为文化反思和“重塑”国
民品德的重要路径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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